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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的书籍
这是一篇圣经与教会圣传之间的关系的文章。「圣经不是直接由天上『掉』下来的，而是由教会放在我们面前的，并且给我们确证是天主今天借着它而向我们说话。」
2021年5月6日
—— 天主是圣经的作者吗？
—— 圣传是教会在圣经之外的添加品吗？
—— 我们为什么要在圣传里阅读圣经呢？

任何一个人类的社团都不期然地会有自己的起源的一些故事。家庭的团聚，或是一家聚首庆祝某个节日时，往往都会是回味一些突出的事件的时候，诸如祖父母辈的某种经历，或是某个有名望的祖先的功迹。这些故事不但是偶然舒发和缅怀一下过去的机会，而且对于形成这个家庭或社团的独特风格起着重要作用。它使团体内较为年轻的成员知道自己的过去，和更加明白自己的身分。
这就是以色列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民族，以及把上主在他们中间的伟大作为薪火相传下去的方法。「凡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我们祖先传报给我们的，我们不愿隐瞒他们的子孙；要将上主的光荣和威能，祂所施展的奇迹和异行，都要传报给后代的众生。」[1] 教会，天主的新子民，也是一个家庭。她也会回味，又不停地使以下那些成为她的根源的事迹重现眼前：古代的以色列的历史事件，以及最重要的是，耶稣基督的圣死和复活。
这些一个家庭的或社团的故事，有时候会被笔录下来。这些记录有时甚至被认定为这个团体的代表作品。有些古代的民族视这些著作为来自上天的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些著述是直接由他们所敬奉的神明所执笔的。然而当教会说：「天主是圣经的作者」[2] 时，她所指的是类似的情况吗？天主教信仰是怎样理解圣经的出处呢？圣经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？
天主是圣经的作者吗？
我们的信仰给我们宣示一个创造了天地万物，而且尊重祂所有造化的自主能力的天主。对于祂那些有灵性的受造物，祂不会力求奴化他们的理智和自由。祂也不会把救赎强加诸人；祂只会给人提供救赎，好使那些愿意接受救赎的人能够全心全意地接受它。这好比当祂把自己显示给我们时，祂要使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语言，因为天主圣三：圣父、圣子、及圣神之间彼此沟通所用的永恒语言 ── 即是说那「天主的语言」── 是人类没有份儿的。因此教会告诉我们，天主「藉人并用人的方式」[3] 来行动和说话，给我们显示祂对我们的爱情，和实行祂的救赎工作。
我们借着那位「圆满地完成启示」[4] 的耶稣基督的奥迹而更容易地明白天主这种行事的方式。耶稣是真天主和真人。祂真人的本性就是我们认识天主的奥秘的渠道。然而祂却愿意肩负我们人类所有的软弱，除了罪过之外。祂不但抵受了饥渴和疲惫，而且也经历到读书识字、和圣若瑟教祂做的餬口操作而必须付出的辛劳 ……。耶稣虽是天主，但祂没有拼弃人性那与生俱来的各种固有的限制。
耶稣愿意用人类所用的语言和我们说话。祂用了人类某个历史时刻惯用的词语来给我们传达祂的救赎讯息。相似地，当教会给我们谈到圣经的「圣神默感」时，她清楚地说明圣经的主要作者是天主圣神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圣经会免于人的一般著述所必然有的限制。在圣经𥚃，「天主的言语，用人的言语表达出来，相似人的言语，恰像往昔天父的圣言，在取了人性孱弱身躯之后，酷似我人一般。」[5]
圣经的人性层面让我们接触到天主的圣言，但同时也使我们在阅读它时会遇上一些限制。有些人对圣经抱有过份简单的观点，认为它是完美无瑕的。正如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所说的，这些人「倾向于认为既然天主是至高无上的大主，祂每一句说话都必然是有绝对意义的，完全不受人类语言所固有的限制的。」[6] 这个想法看来似乎更加尊敬天主的伟大，但是事实上，这只会是欺骗自己和抗拒「圣经的圣神启示性和降生成人的天主的奥妙，把自己捆绑于一个关于天主的至高无上性的错误解读。圣经所属的天主不是一个所向披靡，删除一切不同意见和其他解读方法的无上大主。」[7]
天主使自己适应我们的渺小，藉此显示出祂的慈爱。祂爱我们，以至祂迁就我们表达思想的方式，好使祂本有的伟大不会成为我们接近祂的一层障碍。我们可以从祂的救赎工作中，从祂怎样使我们能够认识祂而看到这一点。「当祂用人类所用的言语给我们说话时，祂不会给予每一个词语一个千篇一律的意义。祂会非常有弹性地使用每个词语可以含有的不同意义，同时又接受这些意义的各种限制。」[8]
为了避免对圣经有一个过份简单的概念，我们必须牢记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但是在历史中的不同时段写成，而且是分别以三种文字写成的：希伯来文、阿刺美文、和希腊文。圣经的文字是天主借着一个一个的人写成的，但是这些人并不会因此而不是圣经各篇的真正的作者。[9] 例如当圣保禄以强烈的语言表达他的愤慨：无知的迦拉达人啊！（迦3:1，参阅迦 3:3）时，愤慨的是他，不是天主圣神。无疑，圣保禄这句警语是出于天主圣神的感召的，但是他这句说话则是他自己的，与他的性情吻合，亦属于他那个时代惯用的词汇。
圣传是教会在圣经之外的添加品吗？
圣经的双重本性 ── 它既有天主性同时也有人性 ── 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它与教会之间的关系。圣经不是直接由天上「掉」下来的，而是由教会放在我们面前的，并且给我们确证是天主今天借着它而向我们说话。一如前述，以色列民族和教会就是所有在旧约和新约中的记叙、预言、祈祷、劝谕、箴言和其他文字所𧩙生、成形和传递下去的家族或社团。
严格地说，天主是启示唯一的根源；是祂在化身成了人的耶稣基督身上完全地把自己显示给了我们。耶稣就是天主的启示。祂的生平和祂的教导，尤其是祂「照经上记载」（格前15:3-4）的苦难、圣死和复活，就是祂亲自命令祂的门徒们去广传于普世的訉息。这一在教会内以活泼的方式传递的「福音」，就是宗徒圣传的基本内容。其中有一部份被笔录下来，成为了「新约」；但是它也在教会的生活中得以广传：即是教会关于信仰的教导方法、在各种礼仪中采用的祈祷方式、以及在谈到伦理道德时所指出的生活标准。
就传播福音来说，圣传就是教会的生命。因此说圣传是在天主的启示中、圣经所没有清楚说明的那一部分是不对的。圣传也不只是历代加揷的祈祷公式和行为习惯，或历代教父们及各个大公会议所颁布的教训。有些作家混淆地说，圣经和圣传是整套天主启示的「两个源头」。在信仰中，有些真理的确是归究于圣经，另外的则归究于圣传。例如：伯多禄为宗徒之长见于圣经（玛16:17-19；路22:31-32；及若 21:1-19），但是圣母灵魂肉身一同升天则是新约里没有清𥇦地说明的。这个两源头的说法似乎是一个能够解释许多问题的简单方法。可是，视它为互不相干的、天主给人类说话的两条渠道，实在是不真确的。圣经是在教会的圣传里交到我们手中的。它是圣传的一个部分。它不是与圣传分庭抗礼的。
借着活出和广传自己的信仰，所有天主教教友都是圣传的积极参与者，正如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各以不同的方式去传达这个家庭的特性。那些跟随基督的人的圣德生活彰显出福音的不同界面。正如教宗方济各说的：「每位圣人都代表着一个使命，代表着天父的一个计划；祂的计划就是在历史的某一时刻，反映和体现福音的某一面。」[10] 梵二教训我们：「教会藉自己的道理、生活及敬礼，把其自身所是，及其所信的一切永垂于世，并传递于万古千秋。」[11]
我们为什么要在圣传里阅读圣经呢？
教会的圣传是活的。这有别于一般人有时候以为「传统」是属于过去的：一个民族的祖传、传统节日、传统服饰等。在教会里，圣传无疑是源于过去，但是它不会停滞不前于过去。教宗本笃十六世用了一个贴切的比喻：「传统不是传递一些已经死去了的东西或说话。传统是一条活的、让我们与起源连系起来的河流，一条让起源不断地呈现在今天的活河流。」[12]
这条活河流是在基督内𧩙生的；它也把基督传送给我们。在它内，教会领受及传递着一套典籍。这套典籍就是天主启示因着圣神默感而写成的，即是说，是天主为了我们的得救而意欲笔录下来的。「教会藉传授辨识出圣经的完整纲目，而且这些圣经藉圣传更在教会内澈底地被领悟，并且不断地见诸实行。如此，往昔说过话的天主，不断地与祂爱子的净配交谈。」[13]
圣传既然是圣经在其内𧩙生的「家」，也就成了人要理解圣经的渠道。这好比人若要好好地欣赏一件文学作品而必须付出的努力。只把它阅读一次是不足够的。我们必须探究它的时代背景、它的作者的智慧眼光、以及它在什么样的社羣里𧩙生。所以，当教会说活的传授是探讨圣经原文意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时，[14] 又或者说「圣经首先该在教会的生活内诠释」[15] 时，教会所指的就是，以与所有自古以来都信仰基督的人共融的情怀来阅读圣经，会让我们可以接触到圣经所有的丰饶。当然，任何人都可以阅读圣经及从中对它得到不同程度的理解，纵使他仍然未有获得信德这个恩赐。所不同者，当一个已经受了洗的人阅读圣经时，他不只是企求破解某些古老典籍的内容，而是去发掘天主以前意愿笔录下来的，现今要通传给我们的讯息。
因此，我们也得以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我们若要明白圣经，则必须恳求圣神的助佑。耶稣在受难和圣死前，向祂的门徒宣布圣神将会教训他们一切，和使他们想起祂对他们所说的一切（参阅若14:26），又把他们引入一切真理（参阅若16:13）。我们阅读圣经时就是祂这个许诺得以实现的特别时刻。圣经的作者圣神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先知们所宣告了的，宗徒们的布道所解释了的，和福音所记载的，基督的生活和教导。圣神是信友们之间的爱情的连结，使我们能够与古往今来、万世万代的教会结合在一起。「福音的活声（宣扬）藉圣神响遍教会，藉教会响遍全球。」[16]
Juan Carlos Ossandó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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